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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之战
骆玉明

    大观园风光旖旎是不
用说了。但是，如果读书的
人不曾注意到园中一群“下
人”之间的种种争斗和一地
鸡毛，就只能说是不懂《红
楼梦》了。就从精于描写小
人物来说，《红楼梦》也是
文学史上少有的杰作。

大观园里有个厨房，
管事的头叫柳嫂，是个伶
俐的女人。贾府原是大富
大贵，如今虽已走在下坡
路上，但旧习难改。所以我
们在书中看到，凡是管事
的人，都有额外的好处，叫
作“剩头”。柳嫂当然不能
例外。
这柳嫂惯会看人下菜

碟。宝玉房中，就是丫鬟，
像晴雯啊芳官啊，她都用
心侍奉。因为柳嫂想把五
儿———她那体弱多病的闺
女，弄到宝玉那里当差，领
一份钱却又不用怎么干
活。而那两个漂亮丫鬟在
宝玉面前说得上话。别处
的丫鬟就不可能一样待遇
了。都要侍奉起来，别说
“剩头”大打折扣，连赔本
的可能都有。
这天下午，柳嫂在厨

房忙事，忽见迎春房里的
小丫头莲花儿走来说：“司
棋姐姐说了，要碗鸡蛋，炖
的嫩嫩的。”司棋是二小姐
迎春房里的大丫鬟，你说
她是丫头领班也行。她是
要给自己加一个菜。
柳嫂抱怨道：“就是这

样尊贵。”她的见解，认为

一个丫鬟
老想给自
己专门点
菜，是过
分之举。
然后说：“今年这鸡蛋短的
很，我那里找去？”这就是
拒绝服务了。莲花儿很不
满意，柳嫂跟她争起来，告
诉她：额外点菜，自己花钱
啊！还举了宝钗和探春做
例子，说她们“商议了要吃
个油盐炒枸杞芽儿”，现打
发人拿了五百钱来。大观
园里，谁还能比探春、薛宝
钗有脸？为什么不向她们
学习呢？

但柳嫂有个大的漏
洞，就是做事不公平。所以
听小丫头添油加醋那么一
说，司棋火了，带
了一帮人闯进厨
房，二话不说，喝
命动手：“凡箱柜
所有的菜蔬，只管
丢出来喂狗，大家赚不
成！”在众人眼里，管厨房
是有赚头的。好处不肯跟
我分，那就“大家赚不成！”
司棋个子大，脾气大。

但她敢这么惹事，也是有
背景的：她外婆王善保家
的，乃是大老爷邢夫人陪
嫁跟来的亲信，在奴仆群
中，那是相当的有身份。
柳嫂的厨房被人惦念

着，她和女儿还出了点事
故，这就有得好看了。
起因是王夫人房里丢

了玫瑰露，王熙凤让管家
林之孝家的追查，结果就
在厨房里搜出来一瓶玫瑰
露来，还搜出一包同样不
是奴仆日常享用得起的茯
苓霜。两件东西原本都不
是赃物，但来历有些曲折，
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再说

林之孝家
的正愁找
不到贼交
差，现成
的“人赃

俱获”，哪里肯听你分辩？
事情报给了凤姐处

置。凤姐还生着病呢，方吃
完药才歇下，没精神起身
查问，便吩咐：“将他娘打
四十板子，撵出去，永不许
进二门。把五儿打四十板
子，立刻交给庄子上，或卖
或配人。”
你或许想问：凤姐做

事情精明仔细，怎么能这
么容易上当？要知道她累
了，眼前又不是什么大事，
就算冤枉了，又能有多大
了不起？但要是照着办下

去，五儿娇弱又怕
丢脸，一条命就差
不多了。所谓，“人
命关天”其实是一
厢情愿的话，很多

时候人命不值什么。
凤姐定下来的事情，

交由她的助手平儿去落
实。第二天一清早，就有几
个人在门外等候着平儿，
给她送东西，数说柳嫂平
时各种不好的事情，还奉
承平儿办事爽快了当，从
不拖泥带水。什么意思呢？
希望尽快把柳家母女撵
走，厨房主事的位置，这不
就腾出来了吗？

平儿出门转了一圈，
又回到自己住处，只见林
之孝家的一大早就已押解
着柳嫂等候在那里。

作为总管，林之孝家
的工作态度十分积极，她告
诉平儿，“恐园里没人伺候
姑娘们的饭，我暂且将秦显
的女人派了去伺候。姑娘一
并回明奶奶，他倒干净谨
慎，以后就派他常伺候罢。”
她已经安排好厨房的接班
人了，只待凤姐批准；同时
呢，在获得正式批准之前，
她已经以没人做早饭为
由，安排新厨头上班了。这
时候，如果没有特别的缘
由，凤姐也不会说不同意。
林之孝家的做事很老练。

秦显家的是个什么
人？平儿说她想不起了，玉
钏儿告诉她这是司棋的婶
娘，平儿一下子就明白了。
柳嫂出事了，司棋很兴奋，
四处张罗，试图让她婶娘
来接厨头这个位置。她们
联合林之孝家的构成了一
个门派。夺取厨房，也是一
场战斗。
平儿笑起来，说：“也派

太急了些。”柳嫂的事儿还
没处置，新厨头已经派好
了，有这么着急吗？她告诉
林之孝家的根本没什么事，

玫瑰露失窃，是宝二爷开玩
笑闹的，虚惊一场罢了。

王夫人房里的玫瑰
露，是彩霞按赵姨娘的意
思，偷偷拿给了贾环。平儿
知道，还有许多人心里也
明白。只是碍着三小姐探
春的脸面，不好张扬开来。
平儿一大早去了怡红院查
证，又跟宝玉商量，想了一
个既不冤枉柳家母女又能
糊弄过去的法子。
那边厨房里，秦显家

的已经神气活现上任了。
首先忙乱的，是接收家伙、
米粮、煤炭等物，一下子查
出许多亏空来：“粳米短了
两石，常用米又多支了一
个月的，炭也欠着额数。”
这个大有讲究。如果说前
任厨头是因为偷窃被惩处
了，说她亏空钱粮，那是有
口难辩；作为新任厨头，当
然有权要求补足空额。这
里面就大有操作空间。这
种事情在古代官场上也经
常发生，厨房犹如官场的
缩微版。
秦显家的预造这些亏

空账面，也不完全是存心
贪占，她也有开支的。首先
要打点送林之孝家的礼，
“备下一篓炭，五百斤木
柴，一担粳米”，已经悄悄
着人送过去；又打点送账
房的礼。因为确认和补足
亏空，那是要账房认定的。
理顺了上面，也要笼

络下面。秦显家的又预备
几样菜蔬请几位同事的
人，说：“我来了，全仗列位
扶持。自今以后都是一家
人了。我有照顾不到的，好
歹大家照顾些。”一场混战
之后，江山易主，新的统治
秩序正在建立。
正忙忙乱乱，忽有人

来说与她：“看过这早饭就
出去罢。柳嫂儿，原无事，
如今还交与他管了。”小说
中描写秦显家的听了之

后，是四个短句，曰“轰去
魂魄，垂头丧气，登时掩旗
息鼓，卷包而出。”
《红楼梦》是一部具有

复杂结构的反映多层面社
会生活的小说。在社会的不
同层面上，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欲望，他们的欲望彼
此冲突，引发重重的悲欢。
人都有相同之处，只是生
活在不同的位置上。作为一
个伟大的作家，曹雪芹绝不
认为那些小人物的欲求与
悲欢是不足道的，他会仔
细地关注他们，精心地描
述他们的生活，然后，他要
求你思考人生何以如此。

红楼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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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板凳穿“鞋”
纪忠鑫

    前段时间《新民晚报》报道了一则新
闻，小区里楼上楼下的邻居因为矛盾，使
用了震楼器，而且一震就是五年，闹得整
栋楼的邻居都崩溃。真是只有想不到，没
有买不到，不看新闻不知道还有震楼器
这家伙儿。

这让我想起一次去朋友家做客的往
事。朋友家住二楼，一进门我就被桌椅板
凳下面绑的布包吸引了。每一个桌子脚
和板凳脚都用棉布
裹得严严实实，颜
色还不一样，花花
绿绿、五颜六色的。

朋友家新装
修，这些个儿布包和整体风格一点也不
搭。我猜想是不是因为怕划伤地板，但是
不至于，木质家具应该无大碍。况且朋友
这么大大咧咧的人，哪能如此细心。又或
者怕家里的小朋友磕着、碰着，但那应该
把桌椅的拐角、锐利处包裹上。

直接问了朋友。真相是楼下一层住
的是一对老夫妻，因为朋友家孩子小，喜
欢推凳子、搬椅子的，这样不可避免地就
发出噪声，而老年人对声音又非常敏感。
原本以为只是白天闹出点声音没有事，
直到一次邻居找上门来后，朋友意识到
了问题的严重性。一开始，从网上买桌椅
垫子，可是哪能经受住熊孩子的捣鼓，用

不了多久就掉了。于是
朋友的家人想了一个办
法，用旧衣服给所有的
桌椅板凳脚都缝制了一
双“鞋子”，“鞋子”里再

塞上棉花，牢牢地绑在了桌椅板凳上。果
然，穿了“鞋”的桌子、凳子就发不出声音
了。我当时也试了一下，把凳子搬起又放
下，的确没有声音。
朋友说，除了这，他还告诉小孩不要

在屋里拍球、扔东西，发出大的声响，会
影响楼下的爷爷奶奶。身教胜于言传，小
孩子懂的。你大人怎么做，会潜移默化影
响孩子。

我一下子被原
本粗线条的朋友感
动了。
过去楼上楼下

住的都是一个单位
的，大家都认识，有个问题也好沟通解
决。现在，可能住了几年也不知道自己的
邻居是谁。脱离了熟人社会，邻里关系难
道就不要了？现代社会再怎么独立，邻里
之间不免还要打交道。
就是一栋楼里，当你把湿答答的衣

服往外晾时，有没有看看下面的邻居晒
没晒衣服？当你半夜回家时，有没有把脚
步放轻些，不惊醒睡梦中的邻居？当你在
家享受交响乐时，有没有考虑过邻居家中
有考生在学习？记得小时候，周末一群孩
子疯玩，都会被大人教育，不能在你李叔、
王叔家门口玩，他们上夜班正在家睡觉！
朋友说，现在他们家和楼下的老夫

妻关系特别好，是可以把钥匙交给对方
留作备用的那种。邻里关系怎么处？至少
让诸如震楼器之类的东西全卖不掉。

一粒沙里看世界，一个“鞋”也能看
出人的修养。

竹蛏汤里乡思情
关立蓉

    多年前，我从黄海边的一
个小城随军来省城生活。刚到
城里的那段日子，每次去菜场，
心里都暗暗失落，蔬菜和肉类
产品琳琅满目，海鲜很少。不免
想念家乡的菜场，那可谓“十家
三摊铺，一日两潮鲜”……直到
有次，经过干货摊点，意外发现
出售老家的竹蛏干，那一刻，欣
喜若狂。家乡的蛏，小巧玲珑，
形似竹管，壳色嫩黄，所以称之
竹蛏。蛏干取自新出海的竹蛏，
置于烈日下暴晒，天地烘烤，时
间酝酿，蒸发出盐和水，肉质肥
厚，色泽淡黄，“活晒”后的蛏，
放在鼻下闻闻，一股鲜香。

聊慰思乡之情时，必然要
做一锅竹蛏
汤。

蛏干在水里泡一夜，泡软
后切下短短的“蛏鼻子”，洗净
里面的泥沙。活的蛏，其实蛏鼻
子挺长，在它新鲜的时候，大部
分已经被切除，做成另一道名
菜———“呛蛏鼻”，吃一个，浓烈
的海腥滋味，咯嘣脆爽。当然，
价格也是不菲。

准备蛏汤所要用的
食材，是个细致功夫：蛋
皮丝，最好是草鸡蛋摊
成，色泽才金黄；肥肉
条，不带一丝精肉，完全雪白
色；冬瓜条，刀功要好，切成统
一的薄片长条，绿色筋络丝丝
分明；木耳温水充分泡发，片片
舒展滑嫩；点睛之笔，必须加入
那被称为“天下第一鲜”的文
蛤，才能充分调出竹蛏的鲜味。

在城市，文蛤当做稀有的海产
品，在精致的玻璃柜里出售。

肥肉条放进油锅，炸出香
味，入蛏翻炒，再将文蛤和其他
辅料一起倒入，最后一招秘诀，
汤底用的骨头汤，丝毫不加一
滴水。食材在铁锅里沸腾，一股

股浓郁的香气逐渐蔓延开来。
出锅入白瓷汤碗，酽酽的竹蛏
汤，色泽奶白如乳，不小心泼在
桌上几滴，竟不散珠。淡黄的蛏
肉如嫩玉般隐现在汤中，如温
泉水滑洗凝脂，难怪故乡蛏汤
有个文艺名字———贵妃出浴，

实在是名副其实。忍不住先尝
一勺，浓香瞬间包围味蕾，温润
绕舌，如梦如幻，妙不可言。

在这氤氲升腾的鲜香中，
想起有年春天，跟着父亲去海
边寻竹蛏的往事。春天里的蛏
是籽蛏，质嫩肉鲜。竹蛏寻起来

不易，它不像鱼，在海里
游弋，而是躲在沙滩里，
有一个又尖又细的出气
洞，不常下海的人难以
寻到。但蛏爱群居，如果

找到一个，带出一群，那就丰收
了。跟在父亲后面，好奇又紧
张。他一手拿着小铲子，一手拿
着很小的网袋，弯着腰，看到小
洞，兴冲冲地跑过去，铲了几
下，听到“滋滋”响声，我心里一
阵高兴，待挖出一看，却是蟛

蜞。眼看着潮水快要上来，远处
有渔民，挑着满网的文蛤，打着
号子，急匆匆地上岸。以为这趟
下海无功而返，无意间，我用手
里的小竹棍朝一个小沙孔戳
去，竟然发现了一只躲藏在里
面的蛏，父亲大喜！四周寻找，
一下子挖出了二三十条蛏，足
有二斤多，塞满小网袋。那时，
蛏有七八元一斤，在乡村做教
师的父亲，月工资才三十多元。

拍了张竹蛏汤的图片，发
在家人群。刚学会使用微信的
父亲，打了一行字：“眉目浑成
银烁烁，肌肤嫩肌玉溶溶”。母
亲发来的图片，一碗碗劈好的
文蛤肉，依次列队在冰箱冷冻
室，还有虾饼、蜕好皮的鲨鱼
干……啊，乡思又动了，喝汤！

后

院

汪

洁

    后院是个小园，很久不去打理，种植的树和草，自
生自败。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不记得了，其中或许
会偶尔从窗里向后院看一眼，却未上心。

昨气温跳水，冷风劲吹。晨起，站在窗前，发现“桂
树”的枝头爆出了点点黄色的花苞，就一夜的光景，预告
着桂花即将飘香，秋深。这才放下手上的活，走去后院。

柚树早在 7月间就结出了许多青色
的果子，看着它由小变大，见树上已挂满
了拳头大小的青中带黄的柚子，又是丰
收年；半人高的南天竹也结了成串的小
果，秋深后会慢慢变红；靠墙的茶树上长
出新的花苞，等冬去初春时开花；地上的
麦冬草还是碧绿挺拔，但是夏天的麦冬
花已开败了；海桐的叶子一年四季常绿

茂密，见果子在中缝裂开，露出红色的种子。
四月从崇明花博会带回来的葡萄风信子，栽在盆

里，未见出芽，此时发现它的根茎早已壮大。
最惊奇的遇见是，在树草之间，蔓延着一种不知名

的野草，忽然就这么直窜出来，突然就在眼前，在身边，
几乎把整个后院的土地都长满了。它的叶有一些枯黄，
有一点惨败；它的枝间直立着花梗，大多开的小花已
谢，它是如此快速地生长，让后院有些零乱。然而这野
生的零乱，这零乱的力量，挺美，挺诗意的。

想
念
秋
雨

吴
德
胜

    很多人眼里，秋天的雨，是讨嫌的，
你看。当农民们辛辛苦苦在春天里耕耘、
播种，指望着有个好收成时，却偏偏来了
个“秋雨绵绵”，使得刚收获的粮食发了
芽；当人们熬过闷热得使人透不过气的
夏天，指望着在秋天里玩个痛快时，下个
不停的秋雨却随之而来。
可我喜欢秋雨。
那还是 43年前的初秋，我在福建前

线军舰上服役，这艘被国防部命名为“海
上猛虎艇”的战艇，常年驻守在海防第一
线。军港离马祖岛（未回归）真是举目可
望。盘踞在那里的国民党势力经常派遣特务伪装成渔
民偷渡，因此出海擒敌是我们水兵常有的任务。

一天，午休不久，一阵急促的铃声响起，水兵们仅
用了一分多钟就进入了各自的岗位。我的岗位在雷达
房，我迅速地打开了雷达。当我报告艇长准备完毕后，

战舰像箭一样驰出 3号港。雷达是战舰
的眼睛，战舰的前进方向和捕捉目标完
全要靠雷达来指挥，只要稍有差错，别说
抓不住敌人，就连航行的船只也会被战
艇撞个粉碎，甚至自己也会被暗礁撞沉
海底。因此，每次出海执行任务我的心往
往“提吊”着的。我两手紧紧抓住机身把
柄，眼睛眨也不敢眨地死盯住荧光屏，不
停地向艇长报告情况，一小时过去了，两
小时过去了，我边导航边搜索海面目标。
虽说是福建的初秋，可是用“秋老

虎”来形容是一点也不过分的。而且老虎
这时已张开了血盆大口。我汗流如雨，头
昏脑涨，再加晕船又呕吐不止，难受到了
极点，完全是凭着毅力坚持着。突然，一
颗芝麻大小的亮点出现在荧光屏里，我
判断它的航行方向、距离等轨迹，就是我
们要抓的目标。“报告艇长，目标在左舷
35度，距离 4.3海里！”我兴奋地向艇长
报告。不久，我艇冲向了“小亮点”；不久，

指挥部传来了“目标已抓
住”的喜讯；不久，我什么
也不知道了……

当我渐渐苏醒时，感
到特别的凉快舒畅，慢慢
睁开眼睛一看，战友们已
把我扶到了甲板上了，只
听艇长孙汝璞说：“小吴，
我们抓到两名非常重要的
特务，指挥部来电嘉奖我
们了，应该给你记头功。”
淅淅沥沥的秋雨从我

头上流到了脚下，真是痛
快极了，我伸出舌头舔了
舔细细的雨丝，她是那样
的清凉，那样的甜美。“感
谢你，秋雨！”我由衷地流
出了发自内心的话。
打那以后，每逢秋雨

来临时，我总要淋它个透
……

古镇夜市 （摄于南浔） 钱政兴


